船子和尚拨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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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xutang@263.net
   重虚堂校录记
一九九六年夏，余始研读内典，于是四处搜求。於琉璃厂中国书店偶得此书，初以为不过禅僧吟咏之唱和，及披览再三，复考之於《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等，乃知船子德诚史料匮乏，即如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等亦语焉不详。於是细加勘检，以补阙遗。

船子和尚，唐之高僧也，为青原行思下药山惟俨法脉，从船子与夹山的公案中，约略透出的唐会昌法难前的消息，可以推断其生年当在唐贞元至开成间。其洎离药山，即浮舟於华亭、朱泾间（今上海市金山县），及传法於道吾，乃覆舟而逝。僧藏晖於唐咸通十一年，依船子覆舟岸侧创建法忍寺，故法忍寺素称船子道场。《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均有其小传，且载其咏渔父生涯之偈语三首，黄山谷、张商英、赵子固等宋元诗家颇引用之。

元至治壬戌（一三二二年）法忍寺首座坦法师辑录《机缘集》二卷。上卷为宋人吕益柔刻石於枫泾海会寺之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下卷为诸祖赞，辑录投子青、保宁勇以下宋元诸禅师咏赞，兼及黄山谷、张商英、赵子固诸居士和作。此本有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云间超果寺僧智空重刻本。至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又有法忍寺僧澄澈再刻本，已增入幻住禅师、陆树声诸家和作。嘉庆间，法忍寺僧漪云上人以明本重刻，又增续二卷，不特船子遗韵历历可稽，即法忍寺盛衰建置，亦获存掌故。

文内标注现代标点，所有生僻字，均以国家标准扩展码(GBK)录入，倘有谬误，请垂函告知。

                                               重虚堂(chongxutang@263.net)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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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集元刻本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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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机缘集明刻本书影

船子和尚拨棹歌

机缘集

唐  释德诚撰

                         元  释坦辑

    灵隐善庆序

    药山和尚嗣法者有六人，船子诚师其一也。师见药山有证悟，与道吾、云岩为伯仲。负不羁之志，放浪于山水之间，以接来学。后因夹山求参，决以药山宗旨授之。载之方册可考，不复重述。朱泾法忍坦宝二上人，以师机缘洎前辈名尊宿偈赞出示，欲余语叙其端。吁！是太虚空加绘画耶。上人请益勤，因言曰：达磨之道至大鉴，大鉴至青原，青原至石头，石头至药山，展转付授，递相钝置，早是埋没己灵了也！何况诸方老冻侬为蛇添足，去道远矣。虽然，道本无言，须假言而显。譬如琴瑟箜篌，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只如船子道：我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此事。嘱之夹山，毕竟唤什么作此事？若向这里明得，不谬为船子儿孙。

    天历二年冬十月住灵隐寺比丘善庆焚香拜书

    （此处钤“释善庆印”、“无所住道人”印二枚）

    华亭朱泾船子和尚机缘

    师名德诚，初参澧州药山弘道俨禅师。俨问师云：“尔名什么？”师曰：“名德诚。”俨云：“德诚又成得个什么？”师曰：“家园丧尽浑无路。”俨云：“德诚。”师拟对，俨以手掩师口，师因有省。遽云：“哑！”俨云：“子作什么？”师曰：“陋质不堪红粉施。”俨云：“子以后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大阐吾宗。”自此韬光众底，与道吾、云岩二人为道契。自离药山，师谓二人曰：“公等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必无所能。他日知我所止之处，有灵利座主拍一个来，或堪琢磨，将授平生所得，以报先师之恩。”遂乃分离。至嘉禾，上一小舟，常泛吴江、朱泾，日以轮钓舞棹，随缘而度，以接往来时人，号为船子和尚。师一日泊舟，岸次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日用事？”师竖起桡云：“会么？”官人云：“不会。”师云：“拨棹清波，金鳞罕遇。”师因有颂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又曰：“二十余年江上游，水清鱼儿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三十余年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锦鳞不遇虚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又于松泽西亭留辞三首，其一曰：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其二曰：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其三曰：愚人未识主人翁，终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笼，原来只是旧时公。又？山洪禅师问师：“如何是道？”师曰：“一亘晴空绝点云，十分清澹廓如秋。”洪云：“恁么则溢目自全彰，清波无透路。”师云：“霜天月白江澄练，堪笑游鱼长自迷。”洪不契，师舞棹拨船而去。乃歌曰：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又曰：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勤作棹，慧为舟，这个男儿始彻头。又曰：一片江云倏忽开，翳空朗日若为哉？适消散，又徘徊，试问本从何处来。夹山善会禅师初参石楼，住京口鹤林寺。道吾到，遇其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会曰：“法身无相。”又问：“如何是法眼？”会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会遥见，便下座请问道吾：“适来答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不惜慈悲，望为说破。”道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师在。某终不为说。可往吴江朱泾，问船子和尚得否。”会云：“此人如何？”道吾曰：“此人上无片瓦盖头，下无锥地容足。若去当须易服。”会乃依教，直造朱泾。船子便问：“大德住某寺？”会云：“寺则不住，住则不似。”师云：“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什么处学得来？”会云：“目前无法，意在目前。”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会拟对，师以桡劈口打，会落水。才出水，师又曰：“道！道！”又打。会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会又问：“抛轮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渌水之中，浮定有无之意。”会云：“语带玄而无路，舌欲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湖，锦鳞始遇。”会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没藏身。吾二十年在药山只明此事。汝今既得，他后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镢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无令断绝。”会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会：“阇梨。”会回首。师竖起桡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舟入水而逝。会至咸通十一年，住夹山。咸通十年。僧藏晖依覆舟案侧，始建此寺。

拨棹歌

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

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莫学他家弄钓船，海风起也不知边。

风拍岸，浪掀天，不易安排得帖然。

大钓何曾离钓求，抛竿卷线却成愁。

法卓卓，乐悠悠，自是迟疑不下钩。

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

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

静不须禅动即禅，断云孤鹤两萧然。

烟浦畔，月川前，槁木形骸在一船。

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

勤作棹，慧为舟，这个男儿始彻头。

水色春光处处新，本来不俗不同尘。

着气力，用精神，莫作虚生浪死人。

独倚兰桡入远滩，江花漠漠水漫漫。

空钓线，没腥膻，那得凡鱼总上竿。

揭却云篷进却船，一竿云影一潭烟。

既掷网，又抛筌，莫教倒被钓丝牵。

苍苔滑净坐忘机，截眼寒云叶叶飞。

戴箬笠，挂蓑衣，别无归处是吾归。

外却形骸放却情，萧然孤坐一船轻。

圆月上，四方明，不是奇人不易行。

世知我懒一何嗔，宇宙船中不管身。

烈香饮，落花茵，祖师元是个闲人。

都大无心罔象间，此中那许是非关。

山卓卓，水潺潺，忙者自忙闲者闲。

鼓棹高歌自适情，音稀和寡出嚣尘。

清风起，浪元平，也且随流逐势行。

浪宕从来水国间，高歌龟枕看遥山。

红蓼岸，白萍湾，肯被兰桡使不闲。

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

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津涯。

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

愚迷未识主人翁，终日孜孜恨不同。

到彼岸，出樊笼，元来只是旧时公。

古钓先生鹤发垂，穿波出浪不曾疑。

心荡荡，笑怡怡，长道无人画得伊。

一片江云倏忽开，翳空朗日若为哉？

适消散，又徘徊，试问本从何处来。

不妨轮线不妨钩，只要钩轮得自由。

掷即掷，收即收，无踪无迹乐悠悠。

钓下俄逢赤水珠，光明圆澈等清虚。

静即出，觅还无，不在骊龙不在鱼。

卧海拏云势莫知，优游何处不相宜。

香象子，大龙儿，甚么波涛扬得伊。

虽募求鱼不食鱼，网帘篷户本空无。

在世界，作凡夫，知闻只是个毗卢。

香饵针头也不无，向来只是钓名鱼。

波沃日，浪涵虚，万象箩笼号有余。

乾坤为舸月为篷，一屏云山一罨风。

身放荡，性灵空，何妨南北与西东。

终日江头理棹间，忽然失济若为还。

滩急急，水潺潺，争把浮生作等闲。

有鹤翱翔四海风，往来踪迹在虚空。

图不得，算何穷，日月还教没此中。

钓头曾未曲些些，静向江滨度岁华。

酌山茗，折芦花，谁言埋没在烟霞。

吾自无心无事间，此心只有水云关。

携钓竹，混尘寰，喧静都来离又闲。

晴川清濑水横流，潇洒元同不系舟，

长自在，恣优游，将心随逐几时休。

欧冶铦锋价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

龙凤绕，鬼神号，不见全牛可下刀。

动静由来两本空，谁教日夜强施功。

波渺渺，雾蒙蒙，却成江上隐云中。

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睹机缘。

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

媚俗无机独任真，何须洗耳复澄神。

云与月，友兼亲，敢向浮沤任此身。

逐块追欢不识休，津梁浑不挂心头。

霜叶落，岸花秋，却教渔父为人愁。

二十余年江上游，水清鱼儿不吞钩。

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程得便休。

三十余年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

锦鳞不遇虚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

    云间船子和尚，法嗣药山。飘然一舟，泛于华亭、吴江、朱泾之间。夹山一见悟道。常为拨棹歌，其播传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书以遗风。泾海惠卿老，俾镵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云。船子事实备见传灯，此不复载。

    大观庚寅三月十六日书于扬子。步松泽叟吕益柔。

诸祖赞颂

投子青禅师

泛舟驾崄三十春，系处竿头死活人。

夹岭桂分千古韵，朗江山翠万重新。

觉海元禅师

舍短从长有几人，远求船子扣玄津。

兰桡数拄徒开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保宁勇禅师

不犯清波不掷钩，怪哉当面触鳌头。

微茫一喷朦胧雨，万壑千岩水逆流。

佛迹昱禅师

长竿方去随波浪，丝线收来获锦鳞。

桡下翻身何脱洒，回头不见旧时人。

罗汉南禅师

蓼夹芦花碧海秋，锦鳞跃浪上金钩。

目前无法回头看，踏覆船来得自由。

照觉总禅师

夹山桡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

今古华亭垂钓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枯木成禅师

一叶扁舟泛海隅，金钩钓得锦鳞粗。

几多逐浪迷源者，谁识清波意自殊。

佛印元禅师

华亭船子，修然无事。既不使人，不被人使。

拍手高歌，是谁生死。短棹丝纶，未尝离此。

参寥潜禅师

钓鱼船子住溪滩，些些活计夹山传。

太湖三万六千顷，影在波心月在天。

真歇了禅师

离钩三寸如何道，拟议还同眼里沙。

篷底月明载归去，劫前风韵落谁家。

慈受深禅师

箬笠蓑衣自在身，掉头不肯入红尘。

我惭白发未归去，笑杀华亭这老人。

大慧果禅师

蓦口一桡去路绝，药山之道始流传。

离钩三寸无消息，觉海万乘般若船。

苏台辩禅师

合头着语酬船子，恰似掘地觅青天。

直饶楫下通明澈，也是华亭破漏船。

达观颖禅师

忆昔药山生一虎，朱泾船上寻人度。

引得夹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丝纶君看取，离钩三寸无生路。

劈口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解空观禅师

船子料应无可做，故来此处弄钓竿。

夹山不在一楫上，明月芦花夜夜寒。

圆极岑禅师

一桡打着个瞎汉，堪笑令犹行一半。

竿头丝线钓鲸波，攫浪拿云犹是钝。

没踪迹处莫藏身，看来端是眼中尘。

全机打破系驴橛，棒头点出玉麒麟。

密庵杰禅师

一桡劈脑没遮拦，大海波涛澈底干。

尽谓单传并直指，谁知倒被祖师瞒。

瞎堂远禅师

老手当年靠夹山，全机丧尽结深冤。

父南子北家何在，拨转天关地轴翻。

可庵衷禅师

扁舟不为钓纤鳞，啸月眠云据要津。

劈口一桡消息绝，谁知赚杀一船人。

水庵一禅师

拶透机前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

踏翻船去水悠悠，直入千峰不转头。

拙庵光禅师

蓦口一桡全杀活，点头三下鼻撩天。

至今千古风流在，谁道华亭覆却船。

途毒荣禅师

未遇锦鳞闲拨棹，逍遥自在水中天。

夹山掩耳催归去，翻却船儿水底眠。

笑庵悟禅师

药山毒药灌喉咙，药发无端累道吾。

掩耳直饶亲荐得，铁船翻覆错名模。

或庵体禅师

孤踪短艇寓江滨，眼盖乾坤澈骨贫。

接了夹山钻了水，至今恩怨不曾分。

肯堂充禅师

蓦口一桡，天地昏黑。

点头三下眼横鼻，直至今。

江水自漫漫。

谁解重来把钓竿。

一句合头驴橛上，儿孙总是错流传。

松源岳禅师

机轮元不挂丝头，会有金鳞上直钩。

蓦口一桡犹未澈，踏翻船去有来由。

蒙庵聪禅师

一下兰桡蓦口鞭，大洋海里火烧天。

父南子北加何许，风满长空月满船。

别峰印禅师

钓竿斫尽竹重栽，冲浪金鳞待得来。

覆却船儿便归去，至今江上浪崔嵬。

铁牛印禅师

垂丝千尺在深潭，水月空明满面惭。

一个锦鳞来合杀，翻身绝唱望江南。

无用全禅师

三寸离钩不等闲，迅雷击破万重关。

一桡活得夹山会，从此嘉名满世间。

石桥宣禅师

离钩三寸若为酬，不犯清波得自由。

船子踏翻归去也，至今遗恨满沧洲。

无着总禅师

渺渺烟波一叶舟，竿头丝线几沉浮。

离钩三寸如何道，便有金鳞暗点头。

木庵永禅师

臭口才开经万劫，丝毫才犯铁轮随。

云收雨散月明夜，翻动江波说向谁。

借庵圭禅师

咄！这渔翁何调度，上无片瓦遮风雨。

独钓烟波随所寓。

超然趣，知音觑面分明举。

因得夹山来与语，一桡蓦口通玄路。

明月满船全体露。

休回顾，乞儿伎俩都分付。

潜庵光禅师

赤体江头三十秋，偏于水上挂灯毬。

一竿棹破泾江月，夹岭光生四百州。

浙翁琰禅师

夹岭当年错用心，贪他香饵被他擒。

点头三下无言说，水阔山遥恨转深。

孤云权禅师

离钩三寸已周遮，臭口才开隔海涯。

赢得云山渺秋水，至今长映夕阳斜。

柏亭月讲师

江山自是天然底，却为渔人惹是非。

到得收轮天自霁，江山依旧翠如眉。

船子家风总自然，夜深载月自撑烟。

鸥波浩荡难寻处，赢得渔歌乐钓船。

诺庵肇禅师

活计都卢一钓舟，锦鳞入手便抽头。

我来不睹师亲训，岸柳依依蘸碧流。

少林崧禅师

活计从来无寸土，轻舟荡漾芦花浦。

风静月明潮满渡。

非遮护，明明佛祖来无路。

老倒夹山呈露布，一桡之下翻身去。

鼻直眼横无本据。

冤谁诉，至今恨在翻舟处。

天童净禅师

一桡劈口虚空破，三点驴头覆却船。

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错流传。

空岩印禅师

亲到药山，脱却草本。逼得夹山，雄鸡生卵。

风流千古在华亭，至今平地波涛兖。

笑翁堪禅师

了无锥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据要津。

不独夹山遭毒手，至今赚杀一船人。

愚谷印禅师

上无片瓦可盖头，下有万顷江湖水。

扁舟荡漾晚风熟，忽觉渔歌四边起。

渔歌声止止复歌，歌声不羡虾蟆多。

锦鳞赪尾在何处，奈此丝纶千尺何。

有时掷钓钓明月，钩头明月不容掣。

天寒月落江水空，几面独对芦花雪。

雪月芦花一色明，寒岩异草青又青。

船头才转拨剌鸣，船子踏翻鸿毛轻。

孤标独书记

落照湾前空无边，烟水烟水复烟水。

有客闲抛千尺丝，渔船不乱凫鸥起。

底处吹来欸乃歌，满江风月一声多。

金鳞不在钓竿上，赖有两桡能奈何。

话尽云山并海月，到头舍命松根掣。

烟水茫茫不见人，此时惆怅谁能说。

落照依然湾水明，何人见尽双眼青。

愚谷老子真善鸣，卷舒在我船子轻。

痴绝冲禅师

与师同是遂宁人，来访遗踪愧后生。

当日相逢定槌杀，也教知道有乡亲。

溪翁敬禅师

祸胎深中药山毒，痛下一桡无面目。

可怜狼藉钓滩头，直至如今水漉漉。

虚谷愚禅师

烟水寒，扁舟小，华亭江上相寻讨。

负命底劈口一桡，点头处狼藉不少。

父子怯相酬，谁道翻身早。

出黄芦，入红蓼。

收拾丝纶，江天未晓。

何山粹禅师

霹雳声中曾掩耳，夕阳影里却回头。

踏翻船子人何在，万古朱泾水自流。

一庵清禅师

卓锥无地可容身，短棹垂钩几度春。

不是夹山冲逆浪，争能入水见长人。

白牛乡禅师

一叶轻舟逐晓风，朱泾来谒老禅翁。

寒波拍岸师何在，只见孤蝉挂碧空。

博山本禅师

生涯来往华亭上，钓台烟波获锦鳞。

蓑笠既穿船又破，更无一法在江滨。

亭林彬禅师

蓼花丛里打湾跧，刚到钩头妙不传。

撞着夹山辞理尽，自知无计踏翻船。

北磵简禅师

合头一语到牢关，击碎牢关险绝攀。

分得半轮秋色去，曈曈依旧响潺潺。

无住介讲师

片瓦不存，寸土不立。

鼓棹呈桡，是甚死急。

觌面相呈，锥劄不入。

蓦地翻身覆却船，至今遗恨追难及。

蘖山文上座

蓦口一桡恩已重，踏翻船子事犹赊。

万古朱泾江岸寺，水天空阔雁行斜。

林泉永上座

碧波荡漾钓金鳞，钓得金鳞便转身。

千古华亭风月在，呈桡舞棹有谁邻。

四明通上座

清风为线月为钩，上钓金鳞未足酬。

谁道踏翻归去也，至今钓线不曾收。

当山冲禅师

打翻夹岭精灵窟，覆却沧浪载月船。

只这丹青难写处，一天风月尽敷宣。

当山桐禅师

芦花深处老渔郎，握剑挥空孰敢当。

一击铁围星火迸，长鲸活尾出沧浪。

觉范洪禅师

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钓舟闲。

个中着我添图画，便是华亭落照湾。

大川济禅师

毒手一桡难亸避，点头不见问津人。

烟波浩渺无穷恨，父子虽亲未是亲。

无尽居士张商英

芦苇萧萧江岸秋，长江独月向西流。

离钩三寸无人道，笑倚兰桡自点头。

山谷道人黄庭坚

荡漾生涯身已老，短蓑箬笠扁舟小。

深入水云人不到。

吟复笑，一轮明月长相照。

谁谓阿师来问道，一桡直与传心要。

船子踏翻才是了。

波渺渺，长鲸万古无人钓。

赤城罗适

船子飘然去不归，袈裟唯得旧时衣。

朱泾野水清如染，只与山川照落晖。

子固赵孟坚

秋泊禅扉夜，清吟入兴频。

风生水鳞甲，云放月精神。

禅有机玄秘，诗无句法新。

旧题寻不见，吹遍壁间尘。

鲁国曾子言

几年江上下金钩，得个鱼儿便罢休。

小艇踏翻归去也，朱泾千古月波流。

无怀居士葛天民

泽国茫茫水接天，孰云无法与人传。

见成风月难回避，尽在华亭一钓船。

国戚高子云

家缘丧尽浑无路，片瓦一锥无劄处。

突然泉底独韬光，知是药山传道据。

悠悠自乐山水情，短篷因得船子名。

松江泾水屡来往，点头有志重经营。

烟波万顷夫何住，千尺丝纶为谁付。

迷头终日笑黄能，惆怅锦鳞真罕遇。

二三十年江上游，不计工程得便休。

悲欢得丧也无争，满船风月芦花秋。

夹山不负道吾咄，得得未寻水中月。

适然一语便合头，万劫当知系驴橛。

离钩三寸在深潭，一桡劈口无劳参。

收轮罢钓有无意，语到玄妙舌莫谈。

传来一祖得一祖，不必回头再三睹。

踏翻船子去来休，只此知音了千古。

秋磵戚先之（回文）

寒烟隔浦渔村远，老子船翻话便休。

滩阔起风随月泊，钓空卷浪带云收。

难参要处深机险，易透禅关活水流。

观远有山无处到，密传心印不多流。

天台师窟

一桡用处若雷奔，轰破昆仑铁脑门。

三尺青蛇遁寒碧，后来多认刻舟痕。

南岳铁山琼禅师

上无片瓦下无锥，小艇优游任所之。

兰桡拨翻波底月，清光只许自家知。

万顷寒江一叶轻，饵云钩月钓朱泾。

清波不犯深深意，历尽艰难无锦鳞。

得个鰕儿便喜欢，可怜数载理丝竿。

短篷活计知多少，直至如今累夹山。

育王东生明禅师

清世悠悠据要津，一桡活计贵千金。

朱泾路上行人少，沧海难同方寸深。

盘谷隐讲师

锦鳞跃浪上金钩，一楫掀翻载月舟。

回首江湖玄路活，白苹红蓼自汀洲。

木庵宾讲师

古寺萧萧芦苇湾，昔人曾此弄渔竿。

满船明月诸方活，一线清风万古寒。

柏老晋朝枝半在，门遗唐额字重刊。

夹山去后知谁继，载把机缘石上看。

子庭柏书记

得个金鳞不等闲，浮家泛宅尽掀翻。

系驴橛子难收拾，千古腥风起钓滩。

苕溪钱万里

当时明月一归舟，化作龙宫涌翠楼。

种柏庭深唐日月，钓鱼诗老宋春秋。

水流门外三千界，禅压江南二百州。

袖拂古碑空感慨，欲寻鸥鹭过沧洲。

    跋

    船子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安有剩语流布丛林。是皆传之者误，而赓歌赞之者亦误矣。兼行于世岂不转误于后人者耶？径山从而注脚也，是萧何制律。

    嘉熙丁酉中夏无准叟师范

    以如上人之请故书此

（此处钤“师范”、“特赐圆照”、“佛鉴禅师”印三枚）

    船子和尚初参药山，征诘次，拟对，山以手掩其口，即豁然大悟。后离药山，遁迹朱泾。泛一小舟，或吟或歌，自乐于山水之间。然观其吐一字一句，皆发扬佛祖无上妙道，非今时蛙鸣蝉噪者比。后来诸大老过其地，或睹其像乃仰其高风盛德，有感于中，咸留偈赞以美之。法忍坦上人，今总裒为一集，欲锓梓流通，请题其后。余嘉坦之志，能尊其祖，有激于世，故为书之。

    至治壬戌仲春住径山虚谷叟希陵

    船子和尚一生脚跟下浮逼逼地，若不得夹山，几乎无折合。棹歌一集，只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首，足以起药山之宗，其余总是游戏三昧尔。八百年来者，一只船打篙底打篙，摇橹底摇橹，终无一人动着古道。坦首坐推开其篷，驾之游于萨婆若海。虽然，只恐船子老人未肯横点头在。

    至元丁丑春前，住育王松月比丘正印拜题

（此处钤“沙门正印”、“松月翁”印二枚）

从来鼻孔自撩天，闲咏朱泾载月船。

不是夹山来识破，更于何处雪深冤。

                  庵  昙静稽首

    记曩移舟吴淞江，系缆法忍寺，因追船子和尚灵迹，偶成一偈。今十余载，寺之安知。客过门话及，请笔之。

踏转船舷下水时，夹山犹带一重疑。

我来夜泊朱泾寺，两岸潮声说向谁。

西天目山幻住道者明本拜手。

西亭兰若记

北磵

    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在药山三十年，尽药山之道。逮其散席，浮一叶往来华亭、朱泾，上下百余里。林塘佳处，意所适则维舟，汀烟渚蒲间，咏歌道妙。其言与志公、玄觉诸老脱略。笔墨畦畛处若合符节。识者味其满船载月，未尝不叹其汲汲于得人，以为不负祖宗计。夹山去后，覆舟而归。乃知佛祖在人间，世断无他事。西亭三咏，照耀天地，虽乳儿灶妇能歌之。即其言，观其行，廪廪所不死者，不与凡辈共尽。自是松泽山水益明秀，至今称水国名胜。一经品题，千古改观。妙贤起遗烈，结茆于咏歌处，曰“西亭兰若”。樊圃树艺，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菱芡浮实，苹蓼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开扉相延，抵掌啸咏。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而拔俗于千仞之上。使其徒若圭，问予所以相遇之道，则谓之曰：船子之昭昭，如日丽天；尔之拳拳，如水在地。彼以不息照临，尔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何俟一语之益，然后为得哉？书以授圭，使归以告贤。

    推篷室记

    幻住

    窃观佛祖，洞悟一心之至理，具大解脱。哀群生以虚妄情识滞于此岸，以不动智设万行之善巧，遣其识，破其情，咸俾其直造彼岸而后已。原夫一心之道如巨舟，万行之善巧如舟之有篷也。舟乃篷之体，篷乃舟之用。一心万行，相融相摄。体用均资，涉入无间，曾何处所之择哉？昔船子和尚神心廓悟，尝泛扁舟于烟波芦苇间，日与渔歌牧笛，互相酬酢，似无意谓于传唱之门者。逮遇夹山，则其迅机，峻令电走风飞，破执荡情，一发无贷。末后一句，命若悬丝，踏破虚空，有谁敢拟。为人痛快，未有如是之作者。今朱泾法忍寺，乃其覆舟委篷之地也。寺之沙门舜宾，始习贤首教，观于大方之家，颖悟玄要，一旦思欲解文字之缚。大德壬寅尝构别室于寺之侧，时有胜侣来集，礼忏摩以祛业习，克期观以证自心，扁其室曰“推篷”。盖有意于推船子既委之篷也。寻而继伏腊之土，日资月聚，颇有成规，将有待于同志之士也。余丐食吴江，会师于梅堰之正受，语及建立之由，虑来者罔其初志，嘱为文以记之。余曰：船子既没，其所不与舟同覆，篷俱委者，是道也。道之即文字而谓教，离文字而谓禅。今五百年矣，驾其既覆之舟于蒲团禅板之间，推其已委之篷于方等忏摩之上，融古今于一瞬，空迷悟于寸心。余烈遗风，尚可想见，经世传远，相续不断，推篷之义岂虚设也哉！故直笔以记之。

*****************************

续机缘集

清  释漪云辑

（漪云溪照达邃辑）

*****************************

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

唐  愚公谷人

和尚东来泊钓船，一溪秋水月明天。

此中定有高人出，为忆前身几百年。

辛酉三月二十七日，法忍寺天空阁毁于火，得小碣于灰烬中。前集右军书圣教二行，中刻此诗，后勒会昌元年十一月，款书愚公谷人记，乃知唐人刻石而隐其姓名也。二垞居士拂拭出之，并和二诗附于后。

西亭桥下舣归船，杰阁焚时焰逼天。

喜得唐碑兼晋字，行间明勒会昌年。

沧江虹贯米家船，墨宝由来光烛天。

嘉庆六年辛酉夏，鉴家详记得碑年。

宋  且庵

萧萧芦荻映江流，短棹孤篷泛小舟。

细雨斜风浑不管，一心只在钓竿头。

浙翁

鼓棹高歌下急滩，江花漠漠水漫漫。

一丝风里三江阔，掣得金鳞即便还。

无际流

一副渔竿三寸钩，百千毛窍冷飕飕。

虽然当下亲分付，要在渠侬自点头。

介石朋

不是轻舟下钩迟，一桡未举几人知。

双眸炯炯烟波外，伶俐阇黎欲到时。

失名

随例撑船泛五湖，渠船鱼满我船无。

谁知密布竿头饵，意在苍龙不在鱼。

高子凤  澹庵

松泽亭前山水幽，朱泾渡口荻花秋。

离钩三寸无人会，一棹东西独未休。

劈口两桡无剩法，点头三下不容声。

谢师付授从今了，一段机缘风月清。

明  朱从善

携手来萧寺，秋风欲暮天。

重寻船子迹，同悟夹山禅。

载月怜清旷，垂纶得自然。

联吟惭句拙，漫附白云篇。

曹勋  峨雪

头陀不是渔翁做，夜夜月明船一个。

直任寒鱼不上钩，何妨袖手滩头坐。

潮生滩没芦花高，头陀去后沙盆破。

居士村中只卖鱼，沙弥寺里空寻兔。

两家烟火不相通，踏泥跳板无人渡。

你也富，我也富，乞儿一笑歌行路。

眼前谁是百年人，涅槃岂尽由饥饿。

潮来潮去钓滩深，舍得竿长钓得鱼。

大遇好，乞儿休错过。

二隐谧

不畏春寒踏钓矶，应须潭底取鱼归。

个中消息谁堪委，只许滩头船子知。

不入天台五百流，铁航偏使泛沧洲。

锦鳞踊跃随时现，万里烟波一钓收。

本朝  憨山清

水清沙白月如钩，影落波心钓未收。

无限游鱼吞不得，棹歌声里海天秋。

朱履升  贞阶

剔藓看残碣，犹刊至正年。

覆舟人已去，船子迹空传。

净业随孤棹，宗风托逝川。

钓滩今夜月，何处问机缘。

向若洪

久住朱泾古钓滩，钓滩犹觉水云寒。

道人静坐饶清福，闲煞滩头一钓竿。

鹙一聪

古滩垂钓系孤舟，旅客忘机静夜游。

话到生平江上事，一竿风月任悠悠。

程珣  白山

方外高人澹世缘，常移孤艇钓秋烟。

覆舟指点禅机捷，一片蟾光万古悬。

戒显  晦山

芦苇萧萧一钓滩，金鳞既遇罢投竿。

而今船子归何处，月落波心古镜寒。

朱天翔  集山

一自寒滩覆钓舟，至今人不解离钩。

我来独钓滩头月，亮到心头暗点头。

曹鉴仁  谷山

一从滩畔覆渔舟，滩上纶竿尚未收。

试问夹山头点后，几人真个解离钩。

耘六恺

古钓滩头烟水清，一舟行处万缘轻。

前滩空翠斜阳里，自谱新词唱晚晴。

高景光  桐村

扁舟泊水滨，西亭指禅窟。

欲借一纶竿，禅翁何处谒。

只有钓滩头，依然浸凉月。

朱天培  退吾

拗春天阻客春游，只有僧寮足可投。

细草斜阳遮曲径，寒泉古涧不通舟。

数间幽胜诸兰若，大众群推小惠休。

冥坐竹窗思船子，一声啼出唤晴鸠。

沈乘  稼园

地僻林深气郁葱，一湾春水澹蒙蒙。

当年垂钓人何处，恍在迷离烟雨中。

寄圆能

不须兰桨不施罾，智慧谁参最上乘。

明如月，清似冰，阿弥陀佛阿弥僧。

曹鉴浩  云壑

疏钟清梵夕阳天，古木凌云古涧泉。

常得钓滩滩上住，不能作佛已成仙。

程飞凤

船子遗踪何处存，潮穿石窟络苔痕。

一滩秋水无人钓，烟雨潇潇锁市门。

彭庭梅  湘南

小桥岸北石头顽，一棹烟波落照湾。

地到海隅疑路尽，水从东下带潮还。

谁人问渡逢船子，绝壁题诗有晦山。

唐代清时两开士，悟来大道得空闲。

赵士端

风雨梦回船子渡，禅房信宿忆当时。

潮从东下千溪满，月向西来一钓垂。

胜地他年劳梦想，布帆今夜又何之。

声名愧杀湘江客，蚀遍莓苔读旧诗。

施士恺  澄如

茅茨滩水杳无踪，廖寂空怀船子风。

千载留将公案在，至今人尚问推篷。

方诸

和光寂历隐溪滨，独自悠然下钓纶。

红蓼岸，绿杨津，占断风流劫外春。

年来不费买山钱，潇洒溪头一钓船。

消白浪，绝江烟，卷起丝纶抱月眠。

曹原郯  云溪

解人早已识离钩，不犯清波自点头。

今夜月明滩水阔，棹声拨处认鱼钩。

朱廷芝  虹桥

时漪云上人重建推篷室落成

一室曾经几劫灰，竹深堂后迳重开。

道成不必舟同覆，迹在何妨篷更推。

良夜好将明月载，甚时还得夹山来。

升天成佛浑无据，斫尽渔竿喜又栽。

程超  山村

扁舟垂钓一竿闲，薄暮收纶棹月还。

今日滩头人已杳，空余花竹护禅关。

朱恂  悫中

钓滩船子泛渔舟，此地曾闻船子游。

船子已经蹈海去，钓滩依旧水东流。

徜徉物外成朝暮，笑傲寰中任去留。

借问当时踪迹处，白云明月两悠悠。

厉鹗  太鸿

船子高风去不还，霜天如洗白鸥闲。

明年若买蓑兼笠，合并华亭落照湾。

曹原劭  瞻棠

朱泾渡口水连空，赤日湾头迳转通。

买得一舟乘兴去，芦花明月吊禅翁。

曹源熙  希滨

钓滩千古水长流，者副纶竿永不收。

一段机缘言不得，几回闲步到滩头。

自彰昂

棹却长洲更短洲，一江风月足勾留。

鱼不饵，钓空投，多少金鳞会上钩。

允辉怀

独把竿儿一手擎，一竿尽足了平生。

烟水阔，鸥梦清，凫鸭纷纷莫与争。

西池华

何故一桡竖起，笑看千尺垂丝。

师则连声速道，我以不解解之。

超凡椿

行便擎桡住便停，卧时酣睡起时醒。

风澹澹，水冥冥，笑指波心几点萍。

沈起凤  凡甫

一身出入水云隈，闲向烟波日溯洄。

流不尽，棹空回，只怕游鱼不肯来。

周景甫  补山

杰阁招提胜，秋深试一登。

疏林犹剩叶，禾樨尚留塍。

世味淡于水，孤怀冷似僧。

飞鸿来天际，诗思为谁兴。

程维岳  爱庐

望去如蜗地数弓，僧伽灵迹旧禅宫。

香林远拓香尘外，法界行来法忍东。

几树垂杨潮约约，一湾新涨雨蒙蒙。

钓纶试问师何处，指点云槎海上通。

曹源芳  碧轩

舞棹垂纶翠荇开，渔忘机处复何猜。

身随岭畔孤云宿，法契源头活水来。

岁久尚留船子迹，风高岂逊客星台。

空门宗旨无生灭，不用同嗟屈子才。

施霞  二轩

新涨春潮滑似油，绿杨深处荡渔舟。

看飞鹭，狎轻鸥，未到机缘莫下钩。

香生夏日一溪莲，常放滩头鸭嘴船。

鼓短棹，历长川，禅心寄托水云边。

秋风料峭浪高跳，偏向溪头去弄潮。

篙持稳，柁把牢，任他风浪自逍遥。

芦花岸白溪流咽，荷蓑坐对寒江雪。

付真传，示寂灭，心心相印休饶舌。

曹相川  镕斋

落照湾前泊钓舟，锦鳞钓得便归休。

风清月白师何在，只有芦花尚点头。

金嘉遇  逸庵

抛却蒲团坐钓矶，闲同鸥鹭两忘机。

持竿不下悠然足，纵未升天少是非。

顾翥彤  铭廷

者个头陀不自安，方才拨棹又垂竿。

我今闲看滩前月，千古空江一镜寒。

曹源因  自培

何方山水是吾庐，何处林泉可久居。

漫向空江吊陈迹，一滩烟月一舟虚。

黄泽溥  学川

一领渔蓑一钓船，来从荻渚出芦烟。

水云多处风波少，坐对空滩意渺然。

丁益秀  芝田

也在朱溪寄此生，往来时听棹歌声。

寻常一样空江水，钓道滩头彻底清。

徐祖鎏  香沙

人生何必较穷通，世事由来类转篷。

空即色，色即空，都入烟波一棹中。

江湖习静久忘机，今是何烦悔昨非。

风飒飒，雪霏霏，一蓑一笠澹忘归。

不须趺坐始参禅，个里能将三昧诠。

滩尚在，灯已传，歌词流播万千年。

岑振祖  镜西

三泖湖宽一叶轻，何人解向月中行。

风已息，浪未生，一竿不动水澄清。

总无名利载虚舟，总无得失挂鱼钩。

钩初下，鱼自游，一天风景不胜秋。

世界茫茫随所安，此身无暖亦无寒。

朝一顿，暮半餐，牢把江心七尺竿。

白藕花开云水间，扁舟荡漾几时还。

香四面，花一湾，无言笑伴道人闲。

半篷风月半篷烟，水面生涯景色鲜。

鹭飞后，鸥梦前，此中早已识机缘。

游鱼不饵坐江头，风扬垂丝未肯休。

一轮月，万顷秋，空明何处着闲愁。

一任儿童唤老渔，钓竿之外不知余。

鱼戏水，水养鱼，水与鱼儿总是虚。

空中云气作楼台，一室如篷向水推。

放船去，无客来，每到三更载月回。

周云桂  外香

撇却尘埃坐钓船，江干寄迹自年年。

短蓑箬笠凭谁问，独傍芦花浅水眠。

茫茫烟水漫寻思，何处波平不钓丝。

一自踏翻船子去，机缘千古少人知。

朱廷禄  菊轩

斜插纶竿俯逝波，才经渚荻又烟萝。

渡头落照滩头月，趁着溪湾婉转歌。

朱德饶  怀轩

何须日日棹歌行，我道纶竿是钓名。

偶对旧滩滩上月，平生心迹一般清。

胡金  式如

夹山一遇不须留，罢钓还登般若舟。

何必临行再三顾，浮生原是等浮沤。

徐煜  东园

笑我江头一老渔，钓来钓去不求余。

鱼知我，我知鱼，抛却鱼竿看太虚。

天然广

百尺丝纶千载垂，一波应有万波随。

而今滩水清如书，舞棹抛杆更有谁。

孙其武  豆芬

依然江上水悠悠，枫叶芦花瑟瑟秋。

一自覆舟人去后，至今滩月碎花流。

沈大江  胥川

老我生涯只一船，纶竿垂向水中天。

无着脚，且高眠，只余流水送流年。

沈炳台  枳山

机缘随处莫深求，一棹烟波得自由。

深藏舌，自点头，不到江心怕覆舟。

曹相瑶  廷珍

几度江头问钓台，此心终不染浮埃。

鱼不见，花莫猜，我亦投竿归去求。

金梦熊  莼芗

西风吹晚林，黄叶满秋寺，

船子去千年，遗迹流此地，

当其垂钓时，放浪聊适意，

渔樵共歌唱，混迹别无异，

逮后逢夹山，一语结深契。

大道得传人，覆舟遂长逝。

乃知了道人，何处着思议。

我来访钓滩，吊古仰高致。

不见垂纶者，水云渺无际。

贯一心

清风朗月许人歌，一句全无可奈何。

凡心少，逸兴多，装点渔翁挂领蓑。

石林满

争唱滩头拨棹歌，棹歌声里几经过。

来日少，去日多，五十年来一刹那。

野亭相

船子当年，钓竿独袅，

棹入烟波，身藏深杳。

伶俐夹山，依言直造，

离钩三寸，速道速道。

蓦口两桡，纤尘一扫，

心地空明，江天晴晓。

守峰钊

芦花深处水云多，棹击空明起嫩波。

我亦年来无个事，晴时布衲雨时蓑。

慧开风

生长东南大海滨，一舟占得劫前春。

偶来滩上无心住，和月归来掷钓轮。

徐曜  亦巢

遥指烟波一钓台，乘风慢取短篷推，

去者去，来者来，且把今宵月载回。

张铭新  渔梭

家园丧尽不为贫，世网如何缠得身。

钓罢者回归去也，一竿犹怕染红尘。

朱栋  二垞

绿杨三面护招提，坏壁多年认旧题。

环照桥边滩水碧，一声棹拨夕阳低。

船子当年江上游，我今江上也停舟。

江云不断江流急，静对空江一点头。

程以权  樨林

觉慧空寂，感应神焉，机之所触，缘巧与联，

结成法界，变现万千，高僧德诚，名列唐贤。

前于后喁，弟述师传，其机如此，一大因缘。

所得何有，手执钓竿，斫尽重栽，岁岁年年。

璇穹为庐，宝筏为船，性海游鳞，眼望欲穿。

离钩未即，有无之间，不即不离，踪迹云烟。

谁谓释氏，致用则难，自古圣哲，广张丝缗，

钓得六鳌，俾负神山，活泼凑泊，开阖坤干。

大乘大任，惟佛惟天，质之古德，然乎不然。

夏履泰  俨山

桃花水涨波微绿，泼剌鲜鱼鳞六六。

蒹葭霜露一泓秋，银鲈三尺满江头，

于时舞棹持轮往，盈筐满簏惟予求，

伊谁踪迹侪渔侣，机心却付东流水。

家风瓶钵是生涯，屈溯当年有船子。

当其参得药山禅，心空四大涵真诠，

红尘欲度迷津者，清风明月常随缘，

所嗟上无片瓦覆作屋，下无锥地驻吾足，

扁舟来往水云乡，手袅青丝揭楚竹，

白云深处下迟迟，一竿钓遍秋江隩，

就中三昧无人知，滩头时伴闲云宿，

独有夹山大欢喜，密谛真如参烂熟，

诚也自喜得传人，一个半个时相续，

覆舟长逝了因缘，抛却渔竿渺尘俗，

钓丝冷落千余年，钓滩遗迹今犹传，

数间老屋作古刹，四围竹树交云烟，

君不见严子陵，钓台终古常峻嶒，

又不见张志和，钓徒姓氏留烟波，

钓滩船子三相参，此是西天竺国真伽蓝，

游人凭吊仰高躅，情绪依依宛在月，

夕阳影里推孤篷，水色苍茫暗林麓，

吁嗟乎！我生不及见垂纶，一卷机缘何处读。

宋涟  大憨

昔日抛舟去，而今拨棹来，

机缘存一线，终古不尘灰。

船子留残碣，高人久未闻，

钓滩烟水月，一并付漪云。

徐辰角  铁厓

荷花荷叶媚清涟，销夏湾头绝可怜，

明月下，晚风前，往来只有橛头船。

丁益灿  修眉

鱼贪芳饵钓贪鳌，我本无贪不取毫，

只有一端贪不免，掉回载月月盈舠。

倪式璐  渔村

方外一孤舟，垂纶昔日游，

乾坤千古月，芦荻半滩秋。

缘在僧何在，机流水亦流。

欲寻船子迹，云树不胜愁。

朱楠  国珍

滩前滩后几经过，拨棹声中晚唱多。

听遍棹歌三十九，自编一阕自家歌。

陆惇恪  芗坪

鸭坡凫渚浴鸥汀，撑出渔舟入杳冥。

一阵荻花疏雨过，矶边垂钓柳边停。

成章宣

不把袈裟换绿蓑，惯随行脚念弥陀。

一声佛号千声梵，都逊前滩拨棹歌。

高以寀  小琴

江边何日始行舟，江上何人始钓游，

水自不回云自去，钓滩依旧月如钩。

曹灴  雪厓

上无片瓦下无地，一舸飘然身无寄，

临渊岂有羡鱼心，持竿水上等游戏，

往来只在朱水滨，扣舷吟啸无昏晨。

脱尽三千大千劫，离却苦海超迷津。

蓑衣箬笠颇自得，打破禅观此游息。

何用别求选佛场，一泾便是极乐国。

道吾云岩皆旧俦，随缘而度成独修。

不是钓鱼是钓道，钓得上乘乘孤舟。

夹山既与传心要，拨棹清歌成绝调。

钓滩犹厌累红尘，一脚踏翻遂罢钓。

只今松泽剩孤亭，几度临流独凭吊。

千秋一点禅心存，半滩明月长相照。

曹荣  大文

一自禅师载月过，争传此地棹声多。

待他明月滩头上，自拨兰桡自唱歌。

觐仁愚

三江两信去来潮，荻渚芦汀各自摇。

公既推篷我学钓，滩头明月互相邀。

周嘉会  云亭

一心向道遍求师，领悟由来不费辞，

千古机缘何处见，当头一喝点头时。

骆鹏翮  月艇

不向西来不向东，一竿江上钓秋风。

晴波绿，霜叶红，几世修来作钓翁。

周陛联  补梅

船子风流不可攀，夕阳仍照翠微湾。

滩头寂寂无人到，诗思禅心一味间。

叶光史  青垂

不图作佛不求仙，才过清江又藻川，

同鸥宿，抱月眠，钓罢归来不系船。

丁益美  实夫

春水三篙碧浪添，秋江一色带汀簾，

潮初长，风又恬，水晶宫里漾银蟾。

薛体洪  愚亭

红榴花放绿荫多，趁着龙舟几度过。

四面人家两岸树，一枝柔橹几声歌。

超然治

几度经游泛小舠，时闻清梵吼蒲牢，

忽思滩上人千古，惟有门前水半篙。

胡廷镜  远山

年时来往荻花洲，问我行藏指钓舟，

自唱棹歌归去晚，一江岁月一滩秋。

顾大章  平阶

一舟许大一帆轻，惯把舟儿载月行，

潮初落，汐又生，者段机缘话不清。

陆汧  蓉斋

路隔红尘身自安，芦花深处不知寒，

流湛枕，霞可餐，一江风月一渔竿。

金堃标  式庵

一舟来往水云乡，只有纶竿意味长，

亡得丧，莫评量，宿向芦汀梦亦凉。

严溶  德沛

六尺丝竿万丈波，游鳞不遇竟如何，

拨轻棹，唱高歌，夜静归来月一蓑。

童汝霖  阆峰

半篙春水碧溶溶，船子风流迥不同，

试向江头觅陈迹，捞来虾子带微红。

严济  舫渔

六尺纶竿八尺舟，潮来潮去任清流。

住住住，休休休，转眼风波得自由。

窄艇长桡惯自操，往来江畔饱风涛，

风烈烈，水滔滔，只要源头认得牢。

顾璜  兰谷

我岂灵山会上人，没踪迹处好藏身。

滩头新买三间屋，闲与禅翁理钓纶。

包汝夔  燮功

迳转溪回花木深，阇梨引我到禅林。

一钩澹月松间照，照见空滩古佛心。

怀朴淳

三十年来作钓徒，滩头拨棹往来歌，

一钓水月机缘尽，试问钓竿意若何？

张策新  静渠

人在苍茫烟水间，夕阳时趁暮潮还，

到彼岸，泊前湾，清江流急白欧间。

丁益彬  雪渔

荻芦瑟瑟水漫漫，此地依然古钓滩，

滩水至今深见底，任予收放一纶竿。

张清新  六花

新年买得一渔舟，箬笠蓑衣游处游，

意不在鱼鱼不钓，月明滩上伴间欧。

丁益琳  子香

一波万波流至今，一竿半竿谁知音，

棹入芦花最深处，白云明月澹禅心。

顾其钟  棣友

三面湖楼一钓船，西亭北去小桥边，

钟声初歇萧声起，吹却渔灯抱月眠。

丁繁滋  耘庄

不图作佛扣禅开，家住朱泾古钓滩，

我亦爱徒滩畔钓，半竿斜日一竿间。

沈琎  香齐

遥看渔火点秋江，近听  钟断续撞，

夜半何人轻拨棹，棹歌和月人篷  。

陈藻  观颜

今夜孤舟拨钓滩，钓滩风景夏犹寒

天青月白江澄练，只少禅翁一副竿。

奚载福  厚齐

垂钓江千岂羡鱼，丝纶尺漾清渠里，

钓三寸，如何道，水底天开月影虚。

倪斌  蓉圃

船子棹歌三十九，歌馀还觉逸篇多，

我将滩上云和月，补作当年一首歌。

吴澄  西梅

一竿垂钓三年成，理豁何须口作声，

跳入波心人莫讶，莲花原是水中生。

张炳新  星标

一叶扁舟，那个丝垂千尺，镜空明，

尘凡不隔，枫林遥赤，芦花新白，

浅溪湾恍逢禅客。

淮阴严濑，那及烟波泛宅，棹歌声，

犹随渔笛，锦鳞无色，红虾留迹，

对晴滩半篙寒碧。

                 ——调风中柳

巨音净

林庵不隔泖西东，一楫往来风月同；

羡子牵舟岸上住，我从滩外更推篷。

照月池

惯向江头理钓丝，投竿无处却空持；

云澹澹，月迟迟，不弄聪明不卖痴。

顾其秀  松岩

来由来船去有船，大家摇动水中天；

天接水，水涵天，人从镜里过年年。

夏道溁  香泉

持纶默坐对江烟，欲觅金鳞假钓船；

载得药山宗旨在，好乘明月度随缘。

去来无定认安流，一点禅心一叶舟；

约略荻花红蓼畔，棹歌声里满江秋。

冯宝田  研农

世间有佛本无仙，月到中天印万川；

投竿宿，卷丝眠，不知何处觉空船。

却筏披裘上钓台，何曾高处绝尘埃；

寻快乐，莫疑猜，江心毕竟少人来。

曹相钟  大镛

垂竿舞棹独优游，混迹渔翁得自由，

一遇锦鳞头暗点，至今三寸尚悬钩。

丁繁衍  椒圃

者重公案果谁知，漫理竿头千尺丝，

不是功深兼妙悟，如何能到点头时。

丁繁炳  午亭

寒滩不断流，棹歌非绝调；

拨棹又推篷，滩畔还垂钓。

丁繁培  溉馀

侬家久住钓滩头，无限溪山一棹收；

应有烟蓑旧相识，冷云南北买渔舟。

程若荣  仙耕

游鱼发发跃滩头，方外有人系钓舟；

太息世间贪饵者，随流多少误衔钩。

妙契渊源证逝川，一竿水月眼前禅；

尘缘觑破心机发，千古机缘任自然。

卢槐茂  一斋

沙平岸阔水潺潺，船子当年寄此间；

俗累净时孤艇远，禅心澹处一竿闲；

不嫌方外收纶晚，好像湾头载月还；

踪迹欲藏藏不得，机缘终古布人寰。

袁日新  坤芳

久把纶竿钓碧浔，点头三下遇知音；

朱泾千古滩头水，流出当年古佛心。

沈绍珩  金波

游戏滩头屏俗缘，一滩秋水泻涓涓；

碧云深处香烟锁，打桨推篷惯放船。

静江濬

短艇孤篷载酒过，朱泾渡口水云多；

前滩好月留人宿，君拨兰桡我唱歌。

高咸池

千古一纶竿，重向滩头钓；

日夕不逢人，皓月还相照。

月印诚

来不可知去莫追，白云深处欲依谁；

无片瓦，少立锥，扁舟拟把一竿随。

姚国栋  霞村 

日向江头坐钓船，一竿之外无别缘；

等闲不解垂纶意，且自推篷抱月眠。

姚国荣  南良

生涯多半在滩头，日向江头钓不休；

萧萧雨，瑟瑟秋，只有渔翁不解愁。

夏履坊  金埜

霜染枫林秋欲残，招寻幽寺尽盘桓；

桥边丛竹通禅径，窗外菰萝绕戒坛。

犹有遗容悬粉壁，更谁放艇问烟滩；

我来弔古空馀感，水色苍茫冷钓竿。

孙璧  石庐

棹歌声歇集机缘，屈指咸通岁一千；

浮世几随尘劫换，精蓝常并钓滩传；

心空般若无馀地，生会真知不欲船；

欲问踏翻去时迹，朱泾泾水碧於烟。

薛体芳  国梁

锥地了无船上居，纶垂千尺漾清渠，

离钩解得如何道，一水空明万象虚。

陈怡  竹坡

指点迷途据要津，长竿短棹一闲身；

扁舟踏覆人归去，水色天光千古心。

姚映奎  经西

古寺萧萧芦荻秋，昔年船子此勾留；

一竿一叶今何在，门外寒滩空自流。

在修行

船子当年只有船，钓竿垂处见诸天；

偶来东土无人识，空向滩头自证禅。

应宗静

天公付我好生涯，一叶扁舟便是家；

晴波里，钓竿斜，者样功夫那得差。

慎初证

三寸离钩千尺丝，朱泾今日也寻师；

师偏不把桡来打，棹拨空明若个知。

自成诚

一竿从不计工程，钓得滩头彻底清；

毕竟诚师成个事，自惭名合祖师名。

怀峰海

一叶扁舟任所之，西亭桥畔舣舟时；

年来我亦随缘度，独钓寒滩人未知。

法忍寺结界记 

宋  智圆

船子和尚名德诚，不知何许人，尝泛小舟，放浪江湖间，垂纶舞棹，歌咏自适。洎道传夹山，遂覆舟而逝。而朱泾多所游止，故立像于此院。元丰三年暮秋月望，予以众命结界，负锡至此。考其创置之始，而古无记传，惟石幢所载，乃唐咸通十年立也。又寻井阑题记，仍有会昌之号，疑其古刹今废，至咸通复兴耳。旧名建兴，今朝治平中，易为法忍。前代住持累不得人，零落尤甚。今惟秀者，力勤营治，渐复完密。又谓：僧舍不结界，则法律不可行，法律不行，则与灵祠邮舍何以别乎？乃和悦院众，面阐斯法利。至於立标分相，集僧唱结，皆遵律范。来者幸无疑焉。

西亭兰若记

林希逸

西亭者，檇李僧若圭所建也。其地则船子诚师游歌旧处也。圭宗天台之学，而慕船子高风，即其故地，作为此亭。聚群衲讲颂其间，冀一遇如船子者焉。四方闻而高之为歌咏者甚众，而圭犹将有记焉。俾泳属余，余曰：圭之所以慕于师者，何以哉？余尝求师之本末矣，师，蜀人也，事药山三十年，尽得药山之道。晚节游吴，寄以叶舟，往来华亭朱泾，自为歌诗，时以唱咏渔者传而和之。既又思其学之未传也，以其意属之道吾。道吾指夹山即江次谒之。一语而契，乃蹴其舟自没以化。师之自立孤高如此！圭之所慕者何以哉？嗟夫！学伯夷之清者，不必皆饿于西山；学屈原之忠者，不必皆沉于汨罗。堂序虽安居之所，以无心则犹虚舟也；躯壳虽存视之，以无我则犹浮沤也。迎其始而知所以得，则药山犹在也；溯其终而知所以传，则夹山未死也。船子何人哉？余素爱船子之歌，而又嘉圭之志，故为之记且书，俾泳篆其额。泳，余子也，亦与圭为方外友。景定三年九月。

西亭兰若记

北磵简

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在药山三十年，尽药山之道。逮其散席，浮一叶往来华亭、朱泾，上下百馀里。林塘佳处，意所适则维舟，汀烟渚蒲间，咏歌道妙。其言与志公、玄觉诸老脱略。笔墨畦畛处若合符节。识者味其满船载月，未尝不叹其汲汲于得人，以为不负祖宗计。夹山去后，覆舟而归。乃知佛祖在人间，世断无他事。西亭三咏，照耀天地，虽乳儿灶妇能歌之。即其言，观其行，廪廪所不死者，不与凡辈共尽。自是松泽山水益明秀，至今称水国名胜。一经品题，千古改观。妙贤起遗烈，结茆于咏歌处，曰“西亭兰若”。樊圃树艺，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菱芡浮实，苹蓼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开扉相延，抵掌啸咏。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而拔俗于千仞之上。使其徒若圭，问予所以相遇之道，则谓之曰：船子之昭昭，如日丽天；尔之拳拳，如水在地。彼以不息照临，尔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何俟一语之益，然后为得哉？书以授圭，使归以告贤。

推篷室记

元  明本 幻住

昔船子和尚，神心廓悟，尝泛舟于烟波芦苇间，日与渔歌牧笛相酬酢，似无意于传唱之门者。逮遇夹山，则其迅机峻，令电走风飞，破执荡情，一髮无贷。末後一句，命若悬丝，踏破虚空，有谁敢拟。为人痛快，未有如是之作者。今朱泾法忍寺，乃其覆舟委篷之地。寺之沙门舜滨，始习贤首教。大德壬寅搆别室于寺之侧，扁曰推篷，盖有意于推船子既委之篷也。余丐食吴江，遇师于偃梅之正受，语及建立之由，属文为记。余曰：船子既没，其所不与舟同覆，篷俱委者，是道也。道之即文字而谓教，离文字而谓禅，今五百年矣，驾其既覆之舟于蒲团禅板之间，推其已委之篷于方等忏摩之上，融古今于一瞬，空迷悟于寸心，馀烈遗风，尚可想见，经世传远，相续不断，推篷之意，岂虚设也哉。故直笔以记之。

重建推篷室记

本朝  朱栋  二垞

唐神僧船子委篷以去，元沙门舜宾创别室于法忍寺侧，颜曰推篷。幻住道者为记勒石，不知何时移建下圩。年久失修而圯。嘉庆三年春，余与丁君子香、张君六花同游寺中，住持漪云上人指院後隙地曰：此元建推篷室之遗址也。慨然有兴葺意。于是日颂华严，多方劝募，两君复赀助之。重建三楹于初地，逾年落成，请余为记。余曰：善作者必善成，善继者必善终。方其室之议葺也，如解维遇石，尤牵挽犹恐不及。及其既建也，如顺风扬帆，一瞬百千馀里。迨今既成也，又如卸帆停泊，安卧枫湾荻渚间。昔余尝从汉及江，渡洞庭，达星沙；复由湘水滩，行经江右，渡鄱阳钱塘而返，走水程四五千，所恃一篷。於未推既推，可委得委之时，亲涉其境。大概始难继易，而後即安。一日如是，万里如是，终身行道罔不如是，作室如是，凡事如是，我道与释道亦莫不如是。噫，推篷之义大矣哉！夫船子上无片瓦，下无锥地，终委篷始推篷者也。顺宾若考肯堂，厥子肯构，继推篷终委篷者也。能委篷而推篷，今日之漪云即舜宾即船子也；後来之推篷，皆船子皆舜宾皆漪云也。余非知道者，仍以委之推之之义继幻公而为之记。  嘉庆四年三月。

附录

推篷室初稿序

清  周霭联

余读机缘集，船子有拨棹歌三十九首，其前三作七言小诗，馀皆渔歌子词。世但知船子为佛祖，不知为唐诗人，为唐词人也。夫我儒之学，通明广达，讲求精微，去利欲，明死生，然後心地清而语圆澈。前人每以禅喻诗，盛唐王、孟、韦、柳诸公，皆通禅理，法取乎空灵，钝根人可以不作。我邑漪云上人，俗出华亭沈氏，先世以儒术显，父兄皆名诸生。上人读儒书，明儒理，得度于法忍寺，进具戒律，历参达尊、树莲二师。重建推篷室，高栖浩然，道风远布，延主东林师席。手辑续机缘集行世，船子拨棹歌有嗣音矣。暇则往来峰泖间，与诸名人酬和，艺益进，名益高，著作益富。录近时所作若干首附于机缘，请余为序。余曰：世之工诗者，竟体稳惬，往往多俗情俗调，有乖风雅。惟一二空山老衲，矢口成吟，别有一种清气流溢于行间。唐之禅人，如皎然、齐已辈三十馀人，逸韵高情，传唱千古，始知心地清明者，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为可传。今读漪云诗，既能歌船子之歌，又能作皎然齐已之诗，其出入三唐，深得理趣，益叹禅可以喻诗。漪云之为禅人，漪云之为诗人也。虽然皎然集于頔序之，齐已白莲集孙光宪序之，余非两公比重，违其义而勉应之。从此云月之夜，江枫沙鹭之间，夜唱高吟，与拨棹声相上下，船子乎？抑皎公已公乎？漪云自此远矣。

肖廉周霭联拜

重虚堂增补有关船子事迹之记载

    《佛光大辞典》

    船子德诚：唐代禅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名德诚。随侍药山惟俨三十年，为其法嗣。尝至浙江华亭，泛小舟随缘接化往来之人，世称船子和尚。传法予夹山善会禅师后，自覆舟而逝。有关师传法夹山善会之因缘，禅林中称为“船子得鳞”。鳞，指有金色鳞之鱼，比喻众中之大力者。师虽得药山之法，然以性好山水，而致日久仍无嗣法之弟子以报师恩，后因道吾而得夹山善会，善会并从师之问答教示而得开悟，后蒙印可，成为嗣法弟子。［祖堂集卷五、景德传灯录卷十四、释氏稽古略卷三］

    《五灯会元》

    船子德诚：船子德诚禅师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洎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乐情自遣，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止之处，若遇灵利座主，指一人来，或堪雕琢，将授生平所得，以报先师之恩。”遂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桡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师有偈曰：“三十年来坐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丝纶归去来。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融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赌机缘。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无可传。”道吾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僧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吾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吾：“某甲适来只对这僧话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山曰：“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船子处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和尚若去，须易服而往。”山乃散众束装，直造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甚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甚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渌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山乃回首，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古尊宿语录》(卷第四十八《佛照禅师奏对录》)

    船子德诚：夹山初住润州鹤林时。道吾到遇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法身。云无相。如何是法眼。云法眼无瑕。吾不觉失笑。夹山便下座。请道吾问。某甲适来祗对僧话。必有不是处。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师在。夹山云。某甲甚处不是。望为说破。吾云。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秀州华亭船子处去。夹山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和尚若去。须易服装束。夹山乃散众易服。直造华亭。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寺。夹山云。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又不似个什么。夹山云。不是目前法。船子云。甚处学得来。夹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船子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夹山拟开口。船子以篙打落水中。才上船。船子又云。道道。拟开口。又打。夹山于此有省。乃点头三下。寿皇云。他到此悟也。师云。可谓庆快平生。师又曰。船子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夹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船子云。丝悬渌水浮。定有无之意。夹山云。语带玄而无路。话头谈而不谈。船子云。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夹山乃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嘱云。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药山。单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后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接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夹山乃辞行。频频回顾。船子遂唤。阇黎阇黎。夹山回首。船子举起桡云。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景德传灯录》

    华亭船子和尚。名德诚、嗣药山。尝于华亭吴江泛一小舟。时谓之船子和尚。师尝谓同参道吾曰。他后有灵利座主指一个来。道吾后激勉京口和尚善会参礼师。师问曰、座主住甚寺。会曰、寺即不住。师曰、不似又不似个什么。会曰、目前无相似。师曰、何处学得来。曰、非耳目之所到。师笑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速道速道。会拟开口。师便以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师当下弃舟而逝、莫知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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